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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欢
□ 本报实习生 陈正其

  近日一则高校通报，让校园交通安全这个话题，
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6月13日，武汉大学保卫部发布《关于职工子女
辛某危险驾驶情况的通报》，称该校三名学生骑行共
享电动自行车沿珞珈山路向自强大道方向行驶，因
速度较慢，引起后方机动车驾驶员辛某不满。当双方
行至万林路口时，辛某驾驶机动车强行逼停骑行
学生。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学生规模扩大以及校园
面积的拓展，道路网络日趋复杂，校园交通安全与管
理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采访武汉多所高校发现，类似的人车矛盾时有
发生。
  受访专家建议，深化校方、教职工、学生三方合
作，科学制定校园交通规则，强化师生交通安全教育
引导，共同打造有序、安全的校园交通环境。

高校人车矛盾明显

  武汉大学保卫部通报称，鉴于该事件性质恶劣，
严重影响校园交通安全，武汉大学保卫部联合珞珈
山派出所对辛某进行了约谈，明确指出其行为的危
害性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批评教育，辛某深刻认
识到自身错误，主动向涉事学生书面道歉，并获得对
方谅解。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管理，依据《武汉大学校
园内机动车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第九条之规定，决
定对涉事车辆取消校园通行授权三个月。
  上述事件发生后，武汉大学校园内交通情况
如何？
  官网显示，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
占地面积5195亩。近日，记者来到武汉大学，沿珞珈
山路向自强大道方向步行。
  珞珈山路道路较窄，仅容得下一辆机动车通行。
自强大道上有一定坡度，路上不时有学生骑着共享
电动自行车经过，速度较缓；如果走得快点，步行速

度与电动自行车速度差不多。
  “上下课高峰期的车很多，学校的路基本上都是有点坡度的，共享电动车上
坡会很慢，就很容易导致堵车。”该校杨同学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曾被学校大巴
车按喇叭催促，“我觉得划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两条道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些问
题。学校大路上会划分，但是小路没有，小道本来就很窄想让行也较难”。
  “平常很多学生会骑电动自行车，有的机动车会一直在后面摁喇叭催促，有
时候还会突然窜出来，很危险。”该校韦同学说。
  《武汉大学校园内机动车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在校园道路上的
行驶速度为30公里／小时，超过限定时速20%以上不到50%，且一个月内被抓拍三
次的，校内授权车辆取消授权十五至三十天；超过限定时速50%以上，或在两个
月内被抓拍达到五次的，校内授权车辆取消授权一至三个月，并在学校违规行驶
及停放查询平台上进行公开曝光。
  然而，多名学生向记者反映，虽然校园内机动车行驶速度40公里/小时以
上会发超速短信警示，但很多人并不在乎，“该超速的还是会超速”。

交通安全意识薄弱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像武汉大学这样的人车矛盾并不鲜见。
  记者走进华中农业大学看到，电动车与行人、自行车混行现象严重，尤其是
在上下课高峰期，随意变道、逆行、行人占用非机动车道等问题频发。
  华中农业大学坐拥狮子山，三面环湖，拥有5平方公里山水校园。“一般周末
游客多的时候，危险驾驶和行人占用机动车道的情况比较多。学校的紫荆小巴有
时候开得也比较快、比较霸道。”该校一名学生说。
  在某视频网站上，一条名为《2006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部分交通事故实录》
的视频，通过监控画面剪辑，集中展现了2006年至2009年三年间，发生在华中科技
大学校园内十多个十字路口的35起大小交通事故现场影像。
  视频显示，事故形态多样，从轻微剐蹭到较严重碰撞均有发生，暴露出校园
特定区域存在的交通安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中一处歪脖子树旁的路口，
在短短三年内竟被记录下多达7起各类事故。
  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虽不断完善校园交通设施，强化校园交通管理，但交
通事故仍时有发生。
  “部分骑行的同学交通意识比较差，不主动观察周边车辆状况或考虑自身行
为是否会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也不会提前发出转向信号。”华中科技大学的李
同学骑电动自行车时，曾和全速逆行的同学相撞，“我觉得应当对学生加强交通
安全方面的教育教导。”
  一位不愿具名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教师告诉记者，有些学生在校内骑行电动
自行车时不遵守规则，听歌、说笑或者并行，有时还会胡乱停放，影响正常通行。

合力整治加强教育

  “高校校园内道路纠纷，本质上是路权争夺。”湖北省律协副会长、湖北维力
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涛代理过多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他看来，高校校
园道路虽然也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管辖范畴，但有其特殊性，在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共用一条道的情况下，应进一步细化通行规则。
  “解决校园交通难题，不能单靠某一方。”武汉大学总务后勤部相关负责人建
议，深化交管部门和校方合作，参照交通法规完善校园交通规则，对学校开展交
通安全培训并提供执法支持，让校园交通管理有章可循。
  上述负责人建议，校方应加强校园交通管理，划出可通行及停车区域，强化
车速监控和违停抓拍，组织后勤、学工等部门开展宣传引导和违规整治；师生需
增强规则和安全意识，按规矩出行和停车，参与志愿劝导，各方合作共同打造有
序、安全的校园交通环境。
  武汉多所高校对此进行了探索。比如2023年5月31日通过的《华中科技大学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系统整合该校原有规定，在校园主要道路部署交通测速
系统，覆盖该校7条主干道，并设20个测速前端。
  “在人流量大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多名交警协调疏通，学校也会安排志愿者在
路边执勤，我觉得这个措施非常有效。”华中科技大学的程同学说。
  “不论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如何制定，保护行人的价值取向不能变，必须保证
行人的优先路权。”湖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祎说。
  刘祎同时呼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长期以来，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一些人仍
对道路交通规则缺乏敬畏。”在他看来，高校在不断制定完善规则时，更要注
重教育师生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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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霸凌描述为正当行为 把妈妈写成“敌人关系”

儿童读物中的不良内容该如何剔除？

  受访专家提醒，家长选择儿童图书时，要注
意避免包含以下内容的书籍：
  ——— 暴力或恐怖元素：过于血腥、暴力的场
景，如描绘战争、打斗、伤害等，以及恐怖主题如
鬼怪、幽灵、黑暗魔法等，可能引发孩子的恐惧
或模仿行为；
  ——— 不适合儿童的话题：死亡、疾病等沉重
主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让孩子感到困惑或害
怕；家庭破裂、虐待等内容也不适合低龄孩子
阅读；
  ——— 性别或种族刻板印象：强化性别角色，
如“男孩必须勇敢”“女孩必须温柔”等，以及带
有种族或文化偏见的内容；
  ——— 不良行为示范：角色撒谎、偷窃、欺负
他人等行为，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孩子很容易
模仿；
  ——— 过于复杂或抽象的内容：哲学或宗教
议题、政治或社会议题等超出孩子理解能力的
内容，可能造成困惑。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这种图书怎么能在网上卖呢！”近日，天
津市民张先生对《法治日报》记者气愤地说道。
  原来，今年4月，张先生在某平台购买了一本
名为《××找不同》的童书，书的封面上写着“适合
3至6岁儿童阅读”。本想着趁周末享受亲子阅读
时光的张先生，在陪孩子读书的过程中却“越读
感觉越不对劲”，“翻着翻着，书中人物出现了许
多儿童不宜行为，比如竖中指、抽烟等，孩子看到
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根本无法解释”。
  随后，张先生向客服举报了该图书，但毫
无效果，“目前这本书还能在平台购买到”。
  从画风诡异到暴力恐怖、从语言粗俗到不
良举止，存在不良内容的儿童图书并非个例———
记者近日翻阅和购买了二百多本儿童读物，发
现其中涉嫌存在价值观问题的有近二十本。
  本该是教育工具的读物为何成了“毒物”？
它们可能会给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危害？
如何才能进行有效治理？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儿童读物存在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调查中存在价值导向
问题的儿童图书，既有国内童书，也有从国外
引进的儿童读物。
  《哈利×××》名为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内
容却存在大量对孩子的不良引导：“哈利”随地大
小便、残害小动物、用铁丝捅插排以及偷钱等，涉
及不少细节描写，教育孩子不该做这些事却一笔
带过。“前面七八页都在具体说怎么干坏事，只在
最后一页说不可以这样干。对不具备完全理解能
力的孩子来说，很容易模仿书中出现的各种危险
行为，从而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采访中一位
北京家长表示。
  《地图×××》中，妈妈被描绘成了仆人，每
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书中将爸爸和儿子写成
一伙儿，和妈妈是“敌人关系”，经常随意破坏
妈妈的私人物品，甚至直言“自己把床铺好、把
被子叠整齐对他们就是一种惩罚”。
  记者注意到，《不一样的×××》中不乏一
些粗鄙的词语，如“滚开流浪汉”“讨厌的家伙”
“去你的吧”等词，不适合儿童阅读；《我是
×××》中其他鱼集体霸凌彩虹鱼，索取其身上
鳞片，却被认为是正确的，很容易让孩子形成
讨好型人格甚至认为霸凌他人没有问题。

  引进的部分
国外读物同样存在这类
问题。
  日本作家创作的《我不再
×××》一度因为书名吸引家长购
买。该绘本讲述了一个即将上小
学的女孩改不掉吃手指的坏习
惯，她的拇指上长出了一个会说
话的茧子，来诱惑女孩继续
吃手，书中有一页画面
是拇指上那张布满血
丝的茧子人脸在诡异
地笑。社交平台上，不
少家长都认为该绘本
的内容比较恐怖，画风
诡异，还有家长表示自己的宝宝看完后“吓到
半夜惊醒”。
  湖南长沙的一位家长发现一本从国外引
进的儿童绘本存在不良画面，比如绘本中女
性角色在赶车摔倒的画面里竟露出内裤。
“这一画面对于儿童绘本来说毫无必要，不
仅无法传递任何有益信息，反而极有可能对
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童说：
“儿童时期是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不健康的
内容会使儿童形成错误的认知，导致心理问
题，甚至诱发行为模仿。‘儿童毒物’一旦泛滥，
不仅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整个社
会的未来。”

审核不严缺乏评估

　　儿童读物本应是传递知识、塑造价值观的
重要载体，为何会沦为“毒物”？
  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2024年我国0至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
读量为11.65本，每天阅读纸质图书36.30分钟。
  “儿童图书市场广阔，在巨大的经济利益
诱惑下，一些出版社放弃了对内容的严格审
核，有些内容大家都能轻易发现其中存在问
题。”有家长直言，正因为部分作者和出版社一
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
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这才导致市场上“儿
童毒物”的存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说，在

图书上市前，目前针对
儿童读物的审核缺乏多学科

专家的参与和科学的评估机制，
比如某段内容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如

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可能存在问题；在
售卖环节，电商平台和实体店对图书的分级展示
和年龄提示不够明确；在治理方面，对违规出版
社和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社
会监督渠道。
　　在高广童看来，儿童读物夹杂不良内容已
构成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条的实质违反，
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和文化娱乐权。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涉事机构将面
临没收违法所得(最高可达违法经营额5倍)、
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严重的则可能涉嫌构
成非法经营罪或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罪。
  “对于已上市并被查实含有不良因素的儿
童读物，应立即采取强制下架与召回、公开警
示、对涉事出版单位、责任编辑、相关负责人等
追责处理。”高广童说。

明确分级阅读标准

  如何净化儿童图书产品内容，确保儿童避
免受到不良内容的污染和侵害？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
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建议，应建立四重事前
防范机制：出版社须提交儿童心理专家以及法
律专家签署的《内容安全评估报告》；探索应用
AI深度审查技术，训练机器识别危害和不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内容；建立行业黑名
单，多次违规或者严重违规的，永久禁入儿童
内容读物领域；设立全国举报电话，接到举报
后72小时内启动紧急下架。
  在孙宏艳看来，明确分级阅读标准非常重
要。儿童具体可分为0至3岁婴幼儿阶段，4至6

岁学前阶段，7至9岁小学低年级，10至12岁小
学高年级以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每个阶段
差异很大，分级阅读标准能够让孩子读的书符
合其认知特点，减少不适合年龄的内容对儿童
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
  “分级阅读标准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专家从
各自视角进行分析研究，比如教育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同时，家长可以结合推荐阅读书目
为儿童挑选适合的读物，出版商也可以在书的
封面以二维码的形式标注本书的内容以及适
合阅读的年龄段。”孙宏艳说。
  受访专家认为，针对儿童的图书从出版到
上市，各阶段都需要严格把关。
  孙宏艳说，儿童图书出版前，编辑以及校对
人员，需要格外注意内容是否适合该年龄段的儿
童，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剔除其中的不良
内容，同时可以在正式出版前找部分人来试读。
图书出版后，相关部门应当定期抽查，对多次质
检出问题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加大处罚力度。
　　高广童说：“在协同治理环节，要加强多部
门联动执法，由新闻出版、市场监管、教育、网信
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
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建立奖励机制，鼓励人们
积极举报问题读物；强化行业自律，推动出版行
业协会牵头制定行业公约，对成员单位进行培训
和监督，形成良性的行业生态。”
  面对“儿童毒物”的威胁，家长作为孩子的
第一监护人，在选书和阅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
　　“家长在买书的时候应和孩子一起去买，
帮助孩子区分存在不良价值观内容的书籍；家
长要和孩子一起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及时
发现不合适的情节和内容，也可以与孩子一起
讨论并引导和帮助孩子理解；家长在选书的时
候，应重点选择教育部门的推荐读物以及适合
该年龄段阅读的读物。”孙宏艳建议。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吴凰汇

　　广西防城港珍珠湾内，在广袤的碧海蓝天
间，红树林宛如大自然编织的绿色绸带，绵延在
海岸线上，被誉为“海岸卫士”“海上森林”。被告
人钟某等人多次组织渔民在该红树林生长海域
非法捕捞、耙螺，对海洋渔业资源造成系统性
破坏。
　　防城区人民法院从严惩处此类“涸泽而渔”
行径。不仅追究其刑事责任，还责令承担生态损
害赔偿责任，以法律的威严向破坏者敲响了
警钟。
  地处祖国南疆沿海的防城港市，拥有国内
最大、最典型的海湾红树林，是我国唯一的边境
红树林。近年来，防城港市两级法院以“边海守
蓝护绿行”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品牌为引领，以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红树林生态环境，切
实筑牢南疆国门生态安全屏障。
  防城港法院紧扣地域特色，创建“边海守蓝
护绿行”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品牌，推行“2456”工
作法，保护“绿碳”和“蓝碳”两大资源，深耕“绿
色港口”“蓝色海洋”“美丽森林”“生物多样性”

四项司法保护工作，围绕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
理与服务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实现有团队、
有机制、有数据库、有典型案例、有转化成效、有
宣传阵地“六有”目标，为红树林生态保护构建
了全方位的司法保障体系。
　　审判实践中，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组建
跨部门专业法官团队、办案团队及辅助工作团
队，推行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四合一”
办案模式，通过研讨疑难案件、健全案例研究机
制、打造办案数据库、借助专家“外脑”等方式，
高效审理涉红树林案件，助力海湾、岛屿和河口
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
　　此前，许某等人填放弃土致港口区潭油村
13.15亩红树林被毁。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采
纳证据材料和专家意见，合理认定修复内容，依
法判决其承担责任，受损红树林经修复后重现
生机。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布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检察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北仑河口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看到，一块彩色的标牌与翠绿的红树
林相映成趣。防城港市法检两院联合保护区管理

处在这里设立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彰
显司法融入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
　　生态保护需要凝聚社会合力，防城港市两
级法院积极联合检察、公安及行政主管部门，出
台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共建保护基
地和替代性修复范本，发布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协同开展生态修复活动，不断拓宽红树林司法
保护“朋友圈”。
　　今年4月15日，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四省
(区)高级人民法院在防城港联合召开红树林司
法保护协作会，发布红树林司法保护白皮书及
典型案例，与会的桂粤闽琼浙五省(区)高级人民
法院共同签订《红树林司法保护防城港宣言》，
携手维护国家海洋生态安全。
　　“此次多地区联动具有良好示范作用，司法
保护与行政管理联动，可推动实现一体化保
护。”与会人员围绕红树林司法保护新格局展开
研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研
究员廖宝文指出。
　　“每份司法判决和协作机制都是守护红树
林的坚实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陈家科深有感触
地说道。
　　2025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

治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正式施行。6月5日，
港口区人民法院联合港口区检察院为红树林
文化广场的《司法保护令》揭牌。这份为红树林
量身定制的保护令，是司法守护生态环境的庄
严承诺。
　　红树林保护不仅要注重事后的修复和惩治，
更要注重源头的防护。今年以来，防城港市两级
法院建立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探索增
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等替代性修复方式，
经常性开展集中宣判、模拟法庭、普法宣传活动，
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增殖放流、补种红树林、清
理鱼藤等活动，实现犯罪惩治、生态修复与法治
教育的有机统一。
　　同时，防城港市两级法院坚持“治罪＋治理”双
轮驱动，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发出司法建议，支
持配合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作，为红树林保
护条例修改和立法调研提供建议。
　　从铁腕惩治到协同共治、从生态修复到源
头预防，防城港市两级法院以“边海守蓝护绿
行”为载体，在祖国南疆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
防线。碧海蓝天之下，红树林摇曳生姿，司法守
护下的边海红树林，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
活力。

为这片红树林量身定制司法保护令


